
→ 4

一

中国传统蒙学教育有悠久的历史。

商周时期，就曾盛行“保傅之教”；汉唐

之际，蒙学教育更广泛推行于宫廷王室

和达官贵人家庭；宋元明清又有进一步

发展，一般庶民子弟也多能受到相当程

度的蒙学教育。所谓“养正于蒙”（《周

易传义大全》卷三）、“蒙以养正”（《周

易注》卷一）、“教子婴孩”（《周易本义

通释》卷二）、“早谕教”（《大戴礼记》卷

三），都是主张在儿童性情未定之时和

心智蒙开之际，就要施以正当的教育，

以培育儿童的品德，启迪儿童的智慧，

使之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成长。

为了顺利地实现蒙学教育的目标，

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蒙学读物的编写和

选用。

中国最早的蒙学读物是字书《史籀

篇》，据说是“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

（《汉书·艺文志》）。秦代李斯作《苍颉》

七章，赵高作《爰历》六章，胡毋敬作

《博学》七章，其“文字多取《史籀篇》”

（《汉书·艺文志》）。

汉代，“闾里书师合《苍颉》、《爰

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

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

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

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

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

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

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

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

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

凡八十九章。臣（班固自称）复续扬雄

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

群书所载略备矣”（《汉书·艺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多种蒙学读

物。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除《急

就篇》之外，有蔡邕撰《劝学》一卷，晋

著作郎束皙《发蒙记》一卷，晋散骑常

侍顾恺之《启蒙记》三卷，更有流传甚

久且广的梁朝周兴嗣所撰《千字文》一

卷。此外，还有《杂字指》、《俗语难字》、

《杂字要》等多种字书，可惜多已佚亡。

唐代有三种蒙学读物引人注意：一

是《开蒙要训》，二是《太公家教》，三

是《兔园策（册）》，也称《兔园策府》，

传统蒙学读物的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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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罗振玉考证：“此书盛行于五代，或至

宋季尚存。”（罗振玉：《〈兔园策府〉残

卷提要》，《鸣沙石室佚书》）

宋、元、明、清的蒙学读物有更大

的发展，种类繁多，特色鲜明，影响也

更为深广。综合性蒙学读物，以《三字

经》、《百家姓》、《千字文》为代表，统

称“三、百、千”。专门进行伦理道德教

育的蒙学读物，大多受宋明理学思想影

响，主要有《性理字训》、

《小儿语》、《续小儿语》、

《名贤集》、《增广贤文》

等。历史知识类的蒙学

读物，有《十七史蒙求》、

《叙古千文》、《小学》、

《童训》、《少仪外传》等。

诗歌类蒙学读物，有《训

蒙诗》、《小儿诗礼》、《童

蒙须知韵语》，尤其是

《神童诗》、《千家诗》、

《唐诗三百首》，流传最

广。专讲成语典故、名

物制度常识的，有《名

物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

还有专门为女子编写的蒙学读物，如

《女小儿语》、《女论语》、《改良女儿经》、

《女四书》（包括《女诫》、《女论语》、《内

训》、《女范捷录》）等。

直到清末民初，新式学堂已经创

办，新型教科书编辑出版多年之后，传

统蒙学读物仍在流传不止，特别是在广

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甚至出现多种扩充

或改写的蒙学读物在民间传诵。如：《三

千字文》、《万字文》、《千家姓》、《重订

三字经》等，但效果并不理想。钟情于

传统蒙学读物的人日渐减少，总的态度

已今非昔比了。也有人试图借用传统蒙

学读物的形式融入现代知识和新教育的

内容，做所谓“用旧瓶装新酒”的努力，

终因时代的进步，新教育的发展，无可

奈何而徒劳无功了。

二

传统蒙学读物是中国宝贵的历史文

化教育遗产，值得珍惜。

清末民初，随着新式教

育的诞生和发展，新型

教科书的出版和采用，

传统蒙学读物逐渐退出

中国教育的舞台。五四

运动时期，传统蒙学读

物连同四书五经一起被

视为封建旧文化、旧教

育的糟粕，列入应被清

除的文化教育垃圾的范

围。新中国成立后，传

统蒙学读物更长期远离

文化教育界的视野，被

尘封搁置于图书馆的角落里，难得有人

再觅其踪影。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在“四

人帮”的精心策划下，《三字经》、《百家

姓》、《千字文》、《神童诗》、《名贤集》、

《女儿经》等六种蒙学读物被宣判为“鼓

吹复辟，进行反攻倒算的反动读物”，演

出了一场“批判六种黑书”的滑稽闹剧。

然而，历史的逻辑和客观规律却与“四

人帮”的主观愿望相反，对六种蒙学读

物的批判，直接暴露了他们毁灭文化、

摧残教育的反动面目，也使长期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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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蒙学读物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

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革开放后，有

些研究蒙学读物的人，正是在批判蒙学

读物时接触到蒙学读物，并对蒙学读物

产生了浓厚兴趣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蒙学热”

似乎持续不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蒙学

读物大量出版。有的刊行单篇，有的丛

辑数种；有的略加注释，有的译成白话；

有的为了研究，有的则为了营利。形式

多样，动机各异。对于“蒙学热”或“蒙

学读物热”，社会反应不一。支持者、赞

赏者有之，反对者、谴责者也有之，多

年来，各陈己见，各有所据，可谓“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

1985年，周谷城先生在为湖南岳麓

书社编辑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所写

的《序》中，曾充分肯定了蒙学读物对

于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的研究价值。他

说：“岳麓书社准备整理出版《传统蒙学

丛书》，我极表赞成。因为这是一件有益

于文化史研究的事情。”他又说：“当时

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通过教育

而形成的自然观、神道观、伦理观、道

德观、价值观、历史观，在这类书中，确

实要比在专属文人学士的书中，有着更

加充分而鲜明的反映”，“有的蒙学书能

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

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

口、易于记忆的形式等方面，确实有其

长处和优势，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杀

的，仅仅在这一点上，即自有其文化史

和教育史的价值。”

周谷城先生特别强调蒙学读物所特

有的研究价值，是极富深意的，也应该

成为我们研究蒙学读物、发掘其现代价

值的指导性原则。

研究蒙学读物对于中国教育史的研

究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通过研读蒙学

读物可以获得丰富而具体的教育发展史

资料，特别是可以了解蒙学教育的演变

历程和发展状况，更可以探讨蒙学教学

的规律和蒙学读物编写的经验。

中国传统蒙学读物独具特色，编写

经验极其丰富，认真地进行研究并科学

地加以总结，对当今儿童读物和社会普

及性通俗读物的编写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一，知识教学和品德培养紧密结

合。有些蒙学读物侧重知识教学，甚至

重点在教识字，但也设法灌输一定的思

想内容和品德要求，如《千字文》，全书

千字，四言叶韵，共二百五十句，无一

重字，以识字为主，又包括了天文、地

理、历史、动植物名称和农业知识等，也

涉及道德品质的修养，“女慕贞洁，男效

才良。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

靡恃己长”；“景（影）行维贤，克念作

圣。德建名立，形端表正”。有些蒙学读

物侧重品德修养，又尽量充实知识的含

量。如《三字经》，三字成句，文字简练，

概括极强，通俗易懂，便于记诵。先讲

学习与教育的重要性，接着讲伦理道德

规范，又囊括了多方面的知识，诸如名

物常识、历史变迁、朝代更替、帝王兴

废、经史子集、日用知识，一应俱全，被

誉为“千古一奇书”，成为一部集萃古代

文化知识的百科全书。

第二，巧妙精准地运用中国语言文

字的特点，提高蒙学读物的易读易记

性。中国语言文字的突出特点是音、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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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结合，蒙学读物多用韵语，读来朗朗

上口，听来铿锵悦耳。许多蒙学读物几

近白话，吸收许多民间流行的成语、谚

语、俗语，通俗易懂，切于实用。如《三

字经》：“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

知义”，“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

之惰”；又如《千字文》：“寒来暑往，秋

收冬藏”，“上和下睦，夫唱妇随；外受

傅训，入奉母仪”；再如《增广贤文》：“路

不行不到，事不为不成；人不劝不善，钟

不打不鸣”，“人老心未老，人穷志未

穷”，“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这些都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口头

禅。

第三，力求适合少年儿童的年龄和

心理特点，提高少年儿童的学习兴趣。

蒙学读物的选材特别注意浅显易懂，形

象具体，生动活泼，贴近生活，大量选

取历史故事、典型人物、民间传说、流

行趣事。如《三字经》：“昔孟母，择邻

处；子不学，断机杼”，“香九龄，能温

席”，“融四岁，能让梨”；又如《弟子规》:

“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再

如《增广贤文》：“长江后浪推前浪，世

上新人赶旧人”，“美不美，乡中水，亲

不亲，故乡人”。这些兴趣盎然的内容，

极易引发儿童爱读、乐读的积极性。这

是蒙学读物编写者为后人留下的最为宝

贵的经验。

第四，社会名流和著名教育家、学

问家亲自动手编写蒙学读物，有利于

保证蒙学读物的高质量高水平，有助

于提高蒙学读物的声誉和权威性，扩

大其社会影响。历史上，编写蒙学读物

者，有不少高官，如李斯、赵高、胡毋

敬、司马相如、史游、李长等，又有不

少大学者，如扬雄、班固、蔡邕、束皙、

周兴嗣等，更有许多教育家，如朱熹、

吕祖谦都曾编撰过蒙学教材。流传久

远而广泛的《三字经》出自宋末大学问

家王应麟之手，其他蒙学教材也多出

自当时有相当地位或学有成就的人之

手。

第五，蒙学读物要相对稳定，内容

又要随时修订、增补和更新。在教育实

践中效果明显的读物要力求稳定，使社

会和家长、子女建立起对读物的信任

感。如《千字文》、《三字经》等，连续

使用数朝数代，沿用数百年至千余年，

但内容又不断修订、增补和更新。《三字

经》经多次增补，还新编多种《三字经》；

有《昔时贤文》，又有《增广昔时贤文》；

有《女儿经》，又有《改良女儿经》。正

是由于不断修订、增补和更新，才保持

了传统蒙学读物的稳定地位；也正因为

保持传统蒙学读物的稳定地位，才提高

了更新后的蒙学读物的权威性和信任

感。蒙学读物编写和使用方面的这些经

验，十分值得人们重视。

毋庸讳言，传统蒙学读物，特别是

宋代以后广为流传的偏重伦理道德教育

的蒙学读物，充满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伦

理道德说教。书中神权、君权、父权、夫

权四大精神绳索一应俱全，有的十分露

骨，有的比较隐晦，必须细心辨识，并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封

建糟粕。尤其是当青少年及儿童阅读

时，学校教师和学生家长更要负责地加

以指导，避免消极影响。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